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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味 的 对 虾

是人们喜爱的海

鲜。今天我们能

吃到物美价廉的

对虾，离不开一

个人，那就是我国著名海洋生物学家和甲壳动

物学家刘瑞玉院士。但这位研究对虾的院士有

个奇怪的外号——“方便面专家”。因为他为

了节省时间，经常用方便面充饥。

刘瑞玉首次掌握和报告了中国对虾的生

活史，并指导、推动了全国对虾育苗和养殖

研究，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长期主要依靠捕

捞天然虾苗养殖的局面，为对虾养殖产业化

奠定了基础。此外，他还是我国海洋底栖生物

生态研究领域的奠基人，在海岸带和海洋资源

调查、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等领域也留下了重

要的研究成果。

刘瑞玉的成就源于勤奋二字。他曾说：

“我不谈什么有生之年，我的人生哲学是：活

一天工作一天。”工作中，刘瑞玉身体力行：

68岁时，他凌晨4时带着学生赶潮，在一片漆

黑中，带头从码头跳上小船；83 岁时，他亲

手制作报告用的幻灯片文件，不惜熬夜到凌晨

3时；89岁时，他主持修订《中国海洋生物名

录》，更新了我国海洋物种的“户口簿”……

2012年，一生节俭的刘瑞玉，在病榻上签

下100万元的捐赠协议，用于设立“刘瑞玉海

洋科学奖励基金”，奖励在海洋生物学领域成

绩优异并取得重要研究进展的研究生。未来，

刘瑞玉魂牵梦萦的那片海，将由更多科技工作

者代代传承、守护。

（科普时报记者 毛梦囡）

“如果三峡工程需要有人献身，我将毫不

犹豫地率先报名。我愿意将自己的身躯永远

铸在三峡大坝之中，让我的灵魂在晨曦暮霭

之中，听那水轮发电机的歌唱，迎接那万吨

船队的来往，直到千秋万载。”

这是“中国水电之父”潘家铮院士主持设

计三峡工程时，留下的深情告白。

潘家铮与水电的结缘堪称“阴差阳错”：

他报考大学时几番修改志愿，最终才考入土木

系；毕业后又被介绍到钱塘江水力发电勘测处

暂时过渡，不料从此在水电之路上风雨兼程50

年。除三峡工程外，他还主持设计了东江大

坝、新安江水电站等重要工程。潘家铮打趣

地说：“我与水电事业是‘先结婚后恋爱’的。”

工作之余，文学是潘家铮从未忘怀的梦

想。他将喜怒哀乐寓于笔端，写下自传散文

《春梦秋云录》；也将爱好与专业结合，以一

篇 《千秋功罪话水坝》 向青少年科普水利知

识；他还对科幻小说“情有独钟”，创作了81

万字的科幻作品。他说：“我想使科幻小说本

土化、世俗化和教育化，使年轻人在看过一篇

科幻小说后，除有助于开拓思路外，还能在脑

子里留下一些感慨或引发一点思考。”

如今，大坝屹立三峡之上，守护着长江中

下游干流河道的防洪安全；三峡电站每年生产

的绿色电能超1000亿千瓦时，不断刷新世界

单座水电站年发电量纪录。

（科普时报记者 毛梦囡）

有人问，研究黄土是否枯燥？刘东生说：“其中

的乐趣难以形容！”

1954年，37岁的刘东生第一次参加对黄土高原的

研究考察，从此便与黄土结下了一生之缘。他踏遍祖

国的千沟万壑，就为解读黄土这本“天书”。

刘东生曾带团队横穿黄土高原，完成了1000多公

里的剖面调查，吃住都在野外，行程全靠步行，经常

要为了观察地质现象、采集黄土样本，攀爬一二十米

高的峭壁。

在探秘黄土、潜心科研的同时，刘东生也时刻留

心自然之美。在他留下的300多本考察笔记里，除了

整齐的蝇头小楷和严谨的地质剖面图，还有不少秀丽

的风景画，记录了考察途中遇到的风光。在“共和国

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中，就展出了刘

东生采集的黄土样本、考察笔记和科考相册等珍贵的

资料。

大多数时候，野外考察非常艰苦甚至很危险。一

次骑马过河时，刘东生连人带马摔倒在水中，考察所

用的相机被冲下瀑布，幸好他抓住了岸边的巨石，才

捡回一条命。惊险的经历没有阻挡刘东生的脚步，在

89岁高龄时，他还赴鄂尔多斯萨拉乌苏遗址进行了最

后一次野外考察。

刘东生和团队的工作开创了中国的黄土学，带领

中国第四纪研究和古全球变化研究领域跻身世界领先

行列。 （科普时报记者 毛梦囡）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与最野的山，“比野”；在无路的

林，开路。他们常年驻扎在深山老林，去寻找一朵奇异的

花、一株罕见的草。

中国拥有 3 万多种植物，是全球第三大植物资源

国。自17世纪以来，中国的植物不断被美国、英国、法

国、德国、日本和俄国人采走，上万号植物标本，成千种

花卉、果木种苗被他们带回各自的研究机构。而我国

对现代植物学的研究，直到20世纪早期还是一片空白。

1934年，中国近代生物学开创者胡先骕在中国植物

学会第一次年会上号召编撰《中国植物志》。1959年，

《中国植物志》终于开始编写。钱崇澍、陈焕镛、林镕、俞

德浚、吴征镒先后作为《中国植物志》的主编，带领四代

科学家，跋山涉水采集标本，45年时间，为我国31142种

植物编制了完备的户口册和信息库。

《中国植物志》2/3以上的编研工作，都是由吴征镒主

持完成的。他参与定名和直接定名的植物分类群，共有

1766个，是我国植物学家发现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3

万多种植物里，有1万多种是中国的植物工作者用脚板

‘发现’的。”吴征镒的同事、第四代科学家彭华曾回忆说。

吴征镒从 1959 年开始参与编写工作。野外考察

中，他经常一心低头观察植物，一不留神就会摔一个

跟头，被同事们笑称为“摔跤冠军”。他并不在意。一

次考察，吴征镒因为不慎摔了一跤竟发现一个新品

种——锡杖兰。他喜不自胜，“这一跤摔出个新物种

来，特别值得！”

1986年，第三任主编俞德浚去世，吴征镒接任《中国

植物志》主编。在他任主编的17年里，完成了81册植物

志的出版，《中国植物志》终告完成。2007年，吴征镒获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资料室的一角，有3万多张

吴征镒亲手制作的植物卡片。在一张张巴掌大的卡片

上，吴征镒用自成一体的“蝇头小楷”将各个植物的拉丁

学名、发表时间、文章名、发现者、标本号等资料记录得清

清楚楚。如今的学生查资料时，依然会用到它们。

眼前的笔记本并没有想象中

破旧，清秀的字迹也清晰可见，

其中一页整整齐齐记录了一些化

学测试方法。这是中国首任核潜

艇总设计师彭士禄在核电站筹备建设时期使用过

的工作笔记本，被大家尊称为“天书”，因为核

电站数以万计的数据、信息都一一记录其中。

20世纪50年代末的中国，没有人真正懂得

核潜艇，也没有参考资料。核潜艇集强大的攻击

力、隐蔽性、续航力于一身，是各国争先发展的

战略武器。“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毛

泽东主席一声令下，我国启动研制核潜艇。赵

仁恺、彭士禄、黄纬禄、黄旭华作为第一代核

潜艇的四位总设计师，分别负责不同的工作。

核潜艇的研制主要由核动力装置和艇体设计

两部分组成。20世纪60年代，潜艇核动力装置研

究初期，为了建立反应堆物理的计算公式，在只

有手摇计算器和计算尺的情况下，彭士禄等人夜

以继日计算了十几万个数据，才确立计算公式。

为核潜艇设计一个强大的“心脏”，这个重任

落到了赵仁恺身上。随着技术攻关工作的深入和

问题的不断涌现，到1959年底，赵仁恺已经在笔

记本上梳理出1500多个技术问题，他知道，这将

是一场新的“长

征”。赵仁恺曾

回忆，大家必须

用手摇计算机验

证计算方法，每

个人的手上都是

水泡和血痕，没

有一双手是完好

的 。 仅 用 了 22

个月，《潜艇核

动力装置初步设计草案》问世了。

在开始探索核潜艇艇体线型方案时，黄旭华

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艇型。最终他选择了最先

进、也是难度最大的水滴线型艇体。黄旭华用的

是“土办法”，用算盘计算数据，用秤来称重，

几年的建造过程，天天如此，使核潜艇下水后的

数值和设计值几乎吻合……

“没有经验可借鉴，没有资料可参考，没有

现成的试验设备和场地。”回忆起研制我国第一

代固体潜地导弹“巨浪一号”，黄纬禄曾用“三

个没有”形容当时的条件。但黄纬禄还是选择隐

姓埋名、艰苦攻关，开启了我国导弹研制的新征

程。1982年10月12日，“巨浪一号”发射取得圆

满成功。

在“靠山、分散、隐蔽”的国防建设后方基

地方针指导下，这些人一头扎进祖国西南的大山

中。从没有人分享过成功的喜悦，但喜悦在每一

个人的心里怒放了千万回。

（科普时报记者 史诗）

刘瑞玉：
让对虾“跳”上百姓餐桌

潘家铮：
“我愿意将自己的身躯永
远铸在三峡大坝之中”

刘东生：用一生解读黄土“天书”

四代科学家接力，给三万多种中国植物“上户口”

一个算盘一杆秤，“土办法”也能造潜艇

（科普时报记者 史诗）


